
2025年 7月 16日 星期三 责编：熊园 美编：孟莉娜 电话：0931-8159106 邮箱：gbwenh@163.com 09文化·荟萃

文化
视点

在黄河之滨兰州，一部以“羊皮筏子赛军

舰”为核心意象的陇剧《大河东流》，将抗战时

期西北后方的沧桑历史与黄河儿女的家国情

怀熔铸为舞台诗篇。这部由甘肃省陇剧院精

心打造的作品，以 20 世纪 30 年代末兰州筏客

子群体为叙事主体，在黄河涛声中展开了一幅

跨越家族恩怨、民族存亡与女性觉醒的多维画

卷。该剧不仅填补了抗战文艺中西北后方叙

事的空白，更以陇剧特有的艺术语汇，让历史

在当代舞台上得以重现。

多元交织的题材选择：黄河意象与地域叙

事的交响

《大河东流》的题材构成呈现出鲜明的复

合型特征，其核心在于将黄河文化、甘肃地域

特色、抗战历史与家族伦理熔铸为一体。剧

中，黄河既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符号。从开

场的“黄河号子”到贯穿全剧的羊皮筏子，从金

城关、黄河铁桥的舞台化呈现到地游子步、风

摆柳等陇剧特有的身段程式，黄河的自然景观

与人文精神被转化为舞台符号。

甘肃地域文化为该剧注入了浓郁的烟火

气。兰州方言的巧妙运用，“灰豆子”“甜醅子”

等美食元素的自然穿插，以及融入剧情的西北

“花儿”唱段，共同构建了鲜活的地域文化图

谱。欢快的“花儿”与陇剧“嘛簧”形成多声部

合唱，既展现了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又通过

音乐语言推动了剧情发展。这种地域文化的

深度开掘，不仅强化了作品的辨识度，更让观

众在熟悉的文化符号中产生情感共鸣。

《大河东流》将镜头对准兰州筏客子这一

群体，通过他们在家族纷争中的挣扎与觉醒，

展现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家

族伦理的书写则为抗战叙事提供了情

感支点。刘王两家因货源争夺结下的

十年宿怨，朱槐花与小叔子刘二贵的

权力博弈，以及婆婆刘杨氏对朱槐花的误解，

构成了复杂的家族矛盾网络。这些矛盾在日

军轰炸、物资运输等外部事件的冲击下逐渐消

解，最终在民族大义面前实现了家族和解。

描述抗战的独特视角：西北后方的舞台

呈现

《大河东流》对抗战历史的书写，突破了传

统抗战文艺中“前线—后方”的二元叙事框架，

将兰州置于物资运输的战略枢纽位置。剧中，

兰州作为当时援华物资的中转站，其战略地位

通过羊皮筏子运输队的故事得以具象化。羊

皮筏子既是运输工具，也是抗战武器；既是生

存手段，也是精神载体。这种将民间智慧与抗

战精神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不仅丰富了抗战文

艺的表现维度，更让西北后方的抗战历史获得

了艺术化的呈现。

该剧通过朱槐花目睹货物被毁、儿子牺牲

的情节，将个体命运与民族灾难紧密相连，使

观众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抗战的必然。此外，

剧中对兰州作为交通线枢纽的描写，如援华物

资经兰州转运的情节，与历史上西北国际交通

线的真实运作相呼应，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历

史厚重感。

女性角色的深度开掘：三代女性的精神

传承

《大河东流》的女性书写突破了传统戏曲

中“贤妻良母”或“巾帼英雄”的刻板形象，塑造

了三代女性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情感间的挣扎

与觉醒。朱槐花作为核心人物，其形象呈现出

鲜明的复杂性：她既是精明能干的刘记筏客栈

女掌柜，又是痛失丈夫的寡妇；既是家族恩怨

的复仇者，又是民族大义的践行者。婆婆刘杨

氏代表了传统伦理的坚守者，她对朱槐花的误

解源自对家族荣誉的维护。在“赶路”这场戏

中，朱槐花与婆婆刘杨氏的对手戏将这种复杂

性 推 向 高 潮 ，这 种 代 际

冲 突 的 书 写 ，使 女 性 形

象 超 越 了 个 体 层 面 ，成

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

碰 撞 的 载

体 。 以 王

若 兰 为 代 表 的

年轻一代女性，则展

现 了 更 为 彻 底 的 觉

醒。作为王记筏客栈掌柜之

女，王若兰与刘金城的爱情

跨越了家族仇恨，成为推动两家

和解的重要力量。这种三代女性

的精神传承，构建了女性书写的

历史纵深。

艺术创新与文化使命：陇剧的现

代转型

《大河东流》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为陇

剧 的 现 代 转 型 提 供 了 范 本 。 在 音 乐 创 作 方

面 ，该 剧 突 破 了 传 统 陇 剧“ 一 唱 众 帮 ”的“ 嘛

簧 ”形 式 ，引 入 多 声 部 合 唱 与 交 响 化 配 器 ，

使 音 乐 更 具 层 次 感 和 感 染 力 。 在 表 演 程 式

上 ，该 剧 将 陇 剧 特 有 的“ 侧 身 摇 晃 ”“ 地 游 子

步 ”与 现 代 舞 蹈 语 汇 相 融 合 ，既 保 持 了 剧 种

特色，又增强了舞台表现力。

地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是该剧艺

术创新的另一亮点。剧中，兰州太平鼓、黄河

水车等元素被巧妙融入剧情：太平鼓在“祭河

神”的一场戏中既是祭祀道具，又成为鼓舞士

气的战鼓；黄河水车则通过光影变幻，象征着

时代的流转与历史的延续。这种将地域文化

符号转化为戏剧语言的尝试，使作品在保持

陇剧本体特征的同时，获得了更广阔的审美

空间。

作为甘肃省陇剧院推出的“黄河三部曲”

系列的第二部，《大河东流》不仅承担着陇剧

艺术传承的使命，更肩负着讲好黄河故事的

文化责任。通过对抗战历史的挖掘与呈现，

该剧将西北后方的抗战贡献纳入叙事体系，

使 黄 河 文 化 成 为 连 接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精 神 纽

带。正如剧中朱槐花的唱词所言：“继

儿遗志遂儿愿，誓将木筏化战船。擎

起 剑 桨 过 险 滩 ，乘 风 破 浪 勇 向

前”，这 种 将 个 人 命 运 与 民 族 命

运紧密相连的叙事策略，使作品

在当代语境下彰显了强烈

的现实意义。

□ 于 涛

——评陇剧《大河东流》

浪 潮 奔 涌 处 陇 韵 谱 华 章

近 日 ，由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创 排 的 大 型 原 创 陇 剧

《大河东流》在中央电视台

戏曲频道播出。该剧自创排以

来，已陆续在省内外多地演出，并于

2024 年 10 月参加由中宣部、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文联共同主办的“与时

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展演，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续演

出，受到观众好评。

当大幕开启，伴随着一曲野性、抒情而又

热烈的花儿，天幕上汹涌的黄河水扑面而来，

一只羊皮筏子劈波斩浪、激流勇进，一群紧张

而忙碌的筏子客精神饱满、气势如虹——一

个如真似幻、极具诗意而又大气恢宏的开场，

把观众带回了八十多年前的西北老城。

故 事 源 于 刘 、王 两 家 筏 客 为 争 码 头

生意而起的冲突，进而牵扯起多年前两

家为争水道而导致的陈年人命官司，新

仇加旧恨，两家蓄积已久的矛盾瞬间激

化 ，两 家 大 掌 柜 发 出 刘 王 两 家“ 永 不 往

来”的绝誓——剧情很快进入矛盾冲突，

也为本剧致密的情节线定了针脚，为传

奇的表现风格定了基调。

随后，主创另辟蹊径，用一段唯美的

恋情吸引观众的目光：偏偏刘家的小伙刘

金城看上了王家的小姐王若兰，两人卿卿

我我分不开。观众直为小情侣发愁，也为

他们的父母朱槐花和王宝山揪心。从家

长里短中塑造人物，可以窥见人物的真实

面貌，也可以唤起观众的感同身受。随

后，本戏的重点剧情渐次开启，原来刘金

城从西安归来不光是为了给王若兰送红

围巾，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用羊皮

筏子运送抗战物资，两人不但两情相悦而

且深明大义，一定要促成刘王两家再度联

合。于是，孩子与父母间琐碎的斗智斗

勇、刘王两家掌柜复杂的情感纠葛、残酷

的敌我斗争、惨烈的敌机轰炸，使家族矛

盾与民族危亡形成双重张力。

《大河东流》以黄河流域的家国叙事，

构 建 起 地 域 文 化 与 民 族 精 神 的 对 话 场

域。儿女之情、家国大义、尖锐斗争、牺牲

流血，这些事件不断左右着每个角色思想

认识的转变，而且铺垫出了从小爱到大爱

的情感跨度，表现了在民族大义和家族矛

盾之间的不断摇摆、犹豫、警醒和抉择，从

而使刘王两家的“绝交”之誓被撕开裂缝

顺理成章，把他们再次的联合由“绝无可

能”变成“或有可能”到最后“成为可能”，

如同黄河支流汇入干流的地理形态，让人

物在“码头纠纷”到“儿女情长”再到“家国

抉择”的情节递进中，完成从个体恩怨到

民族大义的认知蜕变。情感线从“不相往

来”到握手言欢的转变跌宕中，昭示出人

物的情感内核。带有烟火气的人物命运

更加牵动人心，人物心理的转变通过层层

递进的矛盾冲突与化解，在展现内心挣扎

的行动与唱词中形成严密的戏剧逻辑，达

成细腻真实的艺术效果，体现出戏曲“用

歌舞演故事”，用传奇显极致的独特美学

境界。

在导演手法上，本剧通过充分调动道

具的作用、营造诗化意境或规定情景，使

剧中人物动起来、“活”起来，给人们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在宽阔的河面背景下，河

堤上一条长长的红围巾串起刘金城和王

若兰美丽的爱情，黄河铁桥彰显出鲜明的

地域特征，羊皮筏子、一坛老酒又把朱槐

花和王宝山的旧情复现在人们眼前。世

事流转，人生况味，家国情怀，让观众在喧

闹的故事中感到心灵的激荡。

本剧成功地塑造了特色人物形象：朱

槐花爱憎分明、行事果断，却不乏女性的柔

情；刘金城机智果敢，年少气盛，兼具爱国

男儿的英豪；王宝山犹豫隐忍、英气尚存，

不失处事稳健的长者风范；刘二贵迷途知

返、尽显浪子回头的彻悟……如果说黄河、

羊皮筏子、水车、牛肉面、花儿、太平鼓只是

外在的艺术元素，那么剧中塑造的朱槐花、

王宝山、刘金城等角色的独特艺术形象，给

人以别样的艺术享受。同时每个人物的戏

剧功能各不相同，性格区别明显，各怀目的

的角色在一块构成特殊的戏剧情景，使戏

剧性更加浓郁。

本剧舞美场面大气恢宏，全剧大多场

景都在汹涌澎湃的黄河背景下铺陈，有一

种开阔、雄健的意境，充分释放空灵的舞

美所营造的艺术之美。音乐豪迈不羁，恰

如飞流的荡气回肠。人物的表演充分利

用陇剧艺术的嘛簧、地油子步、风摆柳、带

有皮影特点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阴柔与

豪迈相得益彰。

《大河东流》立足甘肃独特的地域文

化资源、历史资源，勾画人物，编排剧情，

又以甘肃独特的陇剧艺术为表现形式，

当大幕落下时，演员们以陇剧特有的“亮

相”姿态定格——朱槐花的坚毅、王宝山

的 释 然 、刘 二 贵 的 憨 直 …… 共 同 构 成 黄

河儿女的精神群像。这种“情理相融”

的艺术追求，既让陇剧在守正中焕发

新生，更让黄河文化的精神密码通

过舞台表演得以传承。正如剧

中 奔 流 不 息 的 河 水 ，《大 河 东

流》的艺术探索，亦将在观众

的 情 感 共 鸣 中 ，继 续 奔 向 更

广阔的审美场域。

□ 石小军

情理相融最宜人

（本版配图均为陇剧《大河东流》剧照，由甘肃省陇剧院提供）


